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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史家最重是风骨
○陈宗立　罗　斌

他是老一代清华精英，曾创办清华文

学会，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他

曾站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最前列；

《左联辞典》里编有他的词条；他是《光

明日报·学术》周刊的两位创办者之一；

他是山东大学史学“八大金刚”之最年轻

者；他还是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

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

投笔请缨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赵俪

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两年后，未等毕

业，清华大学大三学生赵俪生，就主动投

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赵俪生，1917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

安丘县。他高中时就开始读鲁迅的《呐

喊》、《彷徨》，周作人的《雨人的

书》，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并逐渐走上

新文艺的道路。1932年，赵俪生在《胶济

日报》上以“枕秋”笔名发表白话诗《小

羊》、《小小的白帆》；次年，与另外六

名同学组织“浪花文学社”，在《胶济日

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人称“浪花

七君子”。

18岁时赵俪生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

同班同学中有王瑶、韦君宜等人。“当时

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中、右。”赵

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回忆，作为接受

过“五四”熏陶、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青

年，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

锋队。

在清华时，除了学习本专业课程，赵

俪生还旁听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人

的课，受闻一多影响最深。在中学读书

时，赵俪生就在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

多。他在文章里回忆说，闻先生“搞考

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

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

很大”。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

赵俪生发表《混着血丝的记忆》，登载在

上海《文艺复兴》上，深情哀悼，并谴责

反动者的罪行。

赵俪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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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三年，赵俪生继续他高中开始的

翻译爱好，第一篇译作是华兹华斯的诗

《我们是七个》。1935年和1936年，赵俪

生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孤独》，并发表

了几篇小说。

倘若国家太平，赵俪生或许会成为一

个优秀的翻译家或作家。然而，日本侵华

使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

的书桌了！”为了早日驱赶敌人，赵俪生

把“新文艺”梦想藏于心底，毅然投身山

西抗日队伍。

在山西，赵俪生是第二战区抗日前线

的游击战士，曾任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

教导员。期间，他结识了同在第二战区总

动员委员会下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工

作的高昭一，不久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

沫68个春秋。

打游击期间时有凶险发生。婚后，赵

俪生到山西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

有一次，他和高昭一等人奉命赶往碛口，

途中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休息了一

夜。第二天中午，尖兵报告：“敌人已超

过我们前头五里，也往碛口进军。”部队

不得不取消碛口之行，迅速转入山区。就

这样，他们被敌人围困在王老婆山上三角

地带，许久才转危为安。

1938年3月初，为保全实力，离石县

动员实施委员会计划遣散非战斗人员，把

赵俪生、高昭一等五个知识分子介绍去延

安进修。在孟门古渡口渡黄河时，赵俪生

乘坐的筏子被水冲散，护送他们过河的一

个侦察连长一手拉着赵俪生，一手拉着高

昭一，在岸边接应的老乡指挥之下，幸得

脱险。

卸甲治史

赵俪生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

“半路出家”。

1939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为了

生计，先后到陕西几所中学讲授英语。因

周围有特务，赵俪生与叶圣陶、郑振铎等

人的通信被特务查看。赵俪生觉得“新文

艺看来是弄不成了”，于是开始了从新文

艺向史学“跳槽”的过程。为了研究史

学，赵俪生开始“追补”史学基础。

说起追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31年7月，赵俪生初中毕业，名列全班

第七，但数学只考了45分，这让自尊心强

的他很难堪。于是，他开始“追补”数

学。“我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

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

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

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

要算90道，算不完不睡觉。”这样不到一

年，赵俪生的数学已经经常考90多分了，

有时甚至考满分。

从此，赵俪生养成了追补的习惯，在

学习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的过程中，以

及“文革”后期学习法语，他都用了“追

补”的方法。

赵俪生白天要教书，就选择晚上搞研

究。在陕西蔡家坡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

校，他要讲授英语、国文两门课程。当

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亮到晚上10点，10点以

后，赵俪生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

帘，将书桌抬到墙角，偷偷工作到深夜，

甚至通宵。

赵俪生对史学研究极其投入。三女儿

回忆，父亲会就一个题目思考很久。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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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大量资料，然后跟母亲讨论，有时通

宵达旦，“父亲擅长宏观把握，而母亲

会在细节上说出启发父亲的意见。”经过

这些准备之后，赵俪生进入写作阶段，

“他写论文都是一挥而就的，从不修改第

二遍，只是在需要时改动一两个字或标

点。”写好后，赵俪生把论文往信封里一

装，然后孩子们迅即拿到邮局投递。而写

完一篇论文的赵俪生，像是跑了一场马拉

松，得先大睡一觉，然后再休息好几天。

1946年底，赵俪生作为西北地区代

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他在天津

《大公报》胡适之主编的《文史周刊》上

发表《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与胡

适、陈垣的论文在同一版面。这篇论文成

了他的学术“成名作”，当年夏天，他被

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

筚路蓝缕

1949年10月，赵俪生在《新建设》上

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

“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

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论

文不断被引用，“这是研究新史学绕不过

去的一篇论文。就凭这篇论文，赵俪生在

中国新史学里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兰

州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说。

当时的新史学被另一史学大师向达称

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

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

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赵俪生的学

生秦晖说：“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

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

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

的研究体系，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

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

之一。但使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

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

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

发挥。”

1950年，赵俪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凭

借才智悟性与勤奋，三十出头的他即跻身

山大名教授之列。

初到山东大学，赵俪生就开出中国农

民战争史课程，为全国首创。当时高昭一

是赵俪生的助教，夫妇俩全身心投入工

作，寒暑假从没休息过。三五年内，他发

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文，1954

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

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

昭一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

文，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

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

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秦晖说。

汪受宽说，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研究

发展的影响，还在于他培养了一批出类拔

萃的学生，其中以孙达人、孙祚民最为知

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

究中“左”、“右”学派的代表，使农民

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

学。后者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

论系统化，引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前者把

赵俪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

“反攻倒算”说，轰动一时。

1978年，赵俪生开始研究中国土地制

度史，这是他农民问题研究的深化。虽

非“开山”，但他在这一领域20余年的耕

耘，成绩人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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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绝”教授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

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

生。”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

如是评价。

据家人讲，赵俪生在讲课前，都要闭

门备课。每次讲大课以前的准备，高昭一

用“如临大敌”几个字来形容。

“俪生先生讲课的气势和激情，以及

他雍容大度的风姿，确实是一门艺术，是

难以企及的，应该总结出一本大书。”在

山东大学听过赵俪生讲课的赵淮青说。著

名学者蓝翎回忆，有一次听先生讲课后，

他兴奋不已，模仿先生讲课的神态，两手

平伸，双目前视，大声直呼：“回到康德

那去吧！”恰好被赵俪生大女儿赵绛听

见，回去在父亲面前学了一遍，赵俪生并

不气恼，而是给了蓝翎一个“调皮鬼”的

评语。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担任兰州

大学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

等学校领导，连续听了赵俪生两年的中国

通史课。江隆基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

莫大的享受”。

“我上课是理论派和考据派的折中使

用。我教课的特点是，每教一段，先对

这一段历史作一个总述，我在备这一段

总述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工夫，有时候

要翻二十四史里的很多东西，把脉络理

清楚……既有考据又有理论，学生很喜

欢。”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金雁是兰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方向

的研究生，她回忆说：“先生上课时极投

入，常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你会感到他深

深陶醉在自己的研究里，是先感动自己，

然后感动听众。听他的课时，我脑里总会

闪过一个念头：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

大将军’……后来我们总结了赵先生上课

有‘五绝’：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

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

通。”

1978年，兰州大学决定让赵俪生招收

研究生。赵俪生一次就招了土地制度史和

农民战争史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录取了7

人，合编为一班，全部课程都由他一人承

担。“每逢俪生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使隆

冬季节，他的衬衣、衬裤都被汗水湿透

了。”高昭一回忆，名义上是7名学生，

其实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所有文科高年级

大学生及新入校的文科研究生，都来听他

的课。

赵俪生惜才。1978年第一次招收研究

生时，秦晖考试成绩优秀，可只有初中学

历，而且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

视神经萎缩，矫正视力仅0.7，录取时阻

力很大。赵俪生放出话说：“如果不招秦

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

赤子情怀

赵俪生是个性情独特的学者，金景芳

先生曾评价：“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

非。论学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同时代

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

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当其与友人纵论

天下事，热情奔放，不可羁勒，盖其天性

然也。”

不吸烟、不打牌，赵俪生唯喜喝浓

茶，听京剧，写字画画。可他的性格为不

少人所诟病。“俪生从年轻到老脾气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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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有时候暴躁，似乎是有周期性的，所

以往往在对待外部事务上，不该忍的他忍

受了，却又在该忍的时刻爆发出来，得罪

了许多人。”高昭一说。

赵俪生曾任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

济南市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

处长、中国科学院学习组组长、中国科学

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等）学

习小组组长，“有这些光环作后盾，假如

我们的先生再圆滑一点、平庸一点，日后

身居高位自是不难。”山东大学的乔幼梅

说。

赵俪生对子女非常严格。当问到父亲

是否打她们时，赵绛和赵 都点头。严要

求的背后是“父爱如山”。赵 至今不会

查汉语字典，原因在于父亲是她的“活字

典”。小时候看到哪个字不认识，父亲能

很快说出详细解释，“比字典的解释清

楚多了”。赵 该读书时恰逢“文革”，

家里也没条件供她读书，“就这样被耽误

了”，可知识和见识却比不少上过大学的

人多，举止也有其父风范。“如果说我上

过一所大学，那就是我的家教；如

果说我有一个老师，那就是我的父

亲。”赵 说。

赵俪生是严师，却极少骂学

生。杨木说赵俪生从未骂过他，

只有一次赵俪生躺在病床上时，

跟看护他的女儿埋怨说杨木不把

写的东西给他看，这段话恰好被

门外的杨木听见了。“每次去看

望赵先生，他都把我的包拿过

去翻翻，看我带自己写的东西来

没。”赵俪生每一次的失望，让

杨木心里难受。最近，杨木的

百万字著作快要完成了，“可是再也没有

机会让赵先生看了。”

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和新中国的昌

盛，赵俪生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如今，他走进自己曾经研究的历史，功过

留给后人评价。“可杀方知是霸才，心高

云汉舌风雷；可怜盛世存儒雅，好近班书

酒一杯。”山东大学殷焕先教授（已故）

赠的这首诗，或许最能概括赵俪生波澜壮

阔的一生。

（原载 《光明日报》 2008年4月23日）

赵俪生和夫人高昭一（扫描自《清华大学第十级毕
业60周年纪念刊》）


